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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这个词，让他困惑。

那个男人的确是他的父，而亲，却另有含义。

孝莫的身体在那个男人的怀里出奇的柔软，挺立的乳尖在粗糙的大掌的爱抚下瑟瑟发抖，无力的颈项躲不开炙烈的吻，埋在颈窝里的似乎是一只饥饿的兽，随时要把自己撕碎。

躲不开呵，逃不了。

孝莫挣扎着抽出颤栗的手臂，复又被更猛烈的压制在男人宽大的胸前。

“别逃。宝贝。”

那如野兽般的叹息，温柔而强硬。

脖子瞬间一痛，又细细地痒了起来。

孝莫试图将自己缩成一团，却依旧被大大的撑开，压在那高大的身躯之下。

男人仔细地舔噬着自己刚刚造成的咬伤，鼻息越来越重。

无数次的经验，昭示着接下来的命运。孝莫摒住呼吸，却仍在自己的欲望被猛地吞噬的瞬间惊叫了一声。

不想这样。不要这样。

孝莫的泪，被男人的大掌探得。品尝着下身的吻瞬间变的狂暴起来。

好疼。

是什么时候，一切开始错乱的呢？也许，在自己尚未出生的时候，这世界就已是一片混乱了吧。

孝莫的父亲是族里的族长。

孝莫的族群，是北方大陆里最庞大的。她的领地大到可以和南方的四大国媲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这一切，都是孝莫的父亲二十年南征北战，吞并其他族群的结果。

那个骁勇善战的男人，那个冷酷无情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未征。

在未征还没有成为任何一个人的父亲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北方大陆上的传奇。

十四岁在族长继承权的斗争中，他被以征战的名义流放。原本应该死在沿路埋伏下的男孩奇迹般地在一年以后率领另一族群的援兵攻占了自己的家乡。屠杀了自己的同胞血亲，刺杀了不愿归顺的元老重臣之后，北方大陆的两大族群终于合璧，而未征却只是成为新族长身边的一名武士。

没有人认为这个桀骜不驯的男人甘心对任何人俯首称臣。新族长自然也不相信。然而，未征表现的，却恰恰相反。他娶了族长的小女，遵循族长的命令隐退，却又在隐退两年后于用人之际，听命重掌兵权，一年之内帮助族长南征北战，打下六支部落，在针对族长的刺杀中，挺身而出，身负重伤。而后，他砻髯约涸复侨ケㄔ谖盏奈蛔樱笥肫拮庸蚕硖炻住?BR>于是人们相信了，忠实的未征的确找到了他要的归宿。他的妻子相信了，温柔的未征就是她的归宿。族长也相信了，虽然他不该，却还是松懈了。

他将未征安置在了自己身边。

他将一只假寐的猛兽误当作了一条忠狗。

所以，当他被猛兽的利齿咔嚓咬断了喉咙，他不瞑目。

他的女儿，也未曾瞑目。

三年前的腥风血雨再次笼罩了整个族群。未征三年内暗藏下的组织在两天之内血洗了前族长的一切顽固势力。

在那个风雷交织的日子，白昼如夜。

满手血腥的男子大笑着站在权力的最高峰，俯瞰众生。

梵卧的族长之争，从四年前年幼的未征被流放拉开序幕，直至今日曲终谢幕，那个蛰伏多年的少年最终赢得了一切。而死不瞑目的前族长不过是这绵长计划里的一颗棋子。

他恢复了他的族群原来的名字，梵卧。

他成为了梵卧名正言顺的统治者。

那一天，猛兽撕裂了温顺的伪装，于是人们看到了他真实而邪恶的微笑。

天下俯首而泣。

那样的一个男人啊。

孝莫在男人猛烈的冲撞下，发出一声轻叹。自己究竟跟他像在哪里？那样一个无视道德伦常，一心杀戮侵略的男人。

“嗯。”

男人的粗暴弄疼了他，孝莫眉头微颦，把头偏向一边。男人停下下体的攻势，顺势衔住他的耳瓣，滚烫的舌就这么伸了进来。

“啊！”

“总是这么敏感。”男人轻笑，又强势的将深入孝莫体内的肉块往更深处旋转着顶去，“为父亲更淫荡些吧。我的宝贝。”

孝莫强撑起双手要打，却被易如反掌的压制在自己头顶之上。男人舍弃了已经发红的耳瓣，转而啃噬其柔软的腋下。

“啊，啊……唔，嗯。”那是孝莫最难以接受的部位。他像一条脱水的鱼一样窒息般的挣扎起来。胸口的红樱也已经肿胀不堪了，在男人结实的胸肌的折磨之下越发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希望被温柔的抚摸，然而男人的抚摸却更强化了性欲的刺激。恶性循环之下，孝莫又一次低低啜泣起来。

不同于女性的甬道，孝莫的肠道有着难以言喻的触感，炙热地吸吮着男人滚烫的性器，抽搐似的蠕动着，好像要把那条巨大的肉块溶化在自己体内。

“啊。”男人享受着这美妙的感觉，长长叹出满足。“说出来吧，宝贝。你的身体是那么诚实。”

他伏下身子，将浑身泛红，湿漉漉的孝莫牢牢困在自己和床褥之间，低头咬住那双颤抖的唇瓣：“说你要我动起来，说你要我操你。”

孝莫的回答是抿住嘴唇，以及更多的泪和汗水。

“乖乖的，听话。”男人的大掌抚摩着孝莫湿漉漉的脸颊，一边以长辈的口吻教导着，一边更加色情的抖动了一下儿子体内的肉块，满意的看见孝莫的身体弹跳了起来。“找到了，对吧？”

他恶意的笑着，碾磨着前端抵触着的一个小突起，好像猫逗弄着自己的食物：“说出来，爸爸就给你。”

孝莫哭得更厉害了，男人总是有各种手段让自己抛弃廉耻。

那样的东西，恐怕男人一生都从来没有过吧。

未征成为族长之后，几乎年年征战。北方大陆一时之间硝烟四起，哀鸿遍野。

北方的女子，性格刚烈不输男儿。只是再强悍的女子，在未征的面前也毫无寻死之门，逃不开被玩弄的命运。未征也似乎在征服女人上找到了浓厚的乐趣。各个战败族群里的美妇，只要未征入了眼，便可免于一死。代价便是成为那个男人床铺上的一道道美味佳肴。若是三个月内未孕，则下级士兵可分而享之，或买或娶皆随人意，若是怀上了，下场只怕更糟。于是，未征这个名字，在民间被传为魔怪，而在军中则成了众人又敬又惧的阿修罗。

孝莫的娘，便是在三月之内怀上骨肉的众女之一。

在孝莫之前，未征已有三男一女，之后更添了三男二女。孝莫是未征二十岁那年的唯一一个儿子。

未征视女人为玩物，对自己的骨肉却还算差强人意。

孝莫的娘，是北方女子中少有的温婉。她照料孝莫到记事后不久，便被拉去和其他的生育过后的女子一起扎营随军。在孝莫小的时候，还偷偷跑去看过几次。他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可以住漂亮的营房，而娘却只能蜷缩在四面透风的营帐里和其他女人一起瑟瑟发抖。孝莫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些女人因为怀过族长的子嗣，已经不能够再嫁做他人妇，自生自灭是唯一的出路。

等到北方大陆再无大的族群可吞并的时候，已被凡人冠名为北方大陆上的神魔的梵卧族族长未征终于意犹未尽地舔着刀刃上的鲜血，凯旋而归了。

那一年，营帐里的女人们都不见了。包括孝莫的娘。

那一年，恶魔最大的孩子已经到了当年他被流放的年龄，最小的不满一周岁。

那一年，孝莫正满十二。

“在想什么？”男人惩罚地擒住孝莫的腰，向下一掼，腾出一只手来搓弄那只肿得发烫的肉棒，“你的这里也哭得好可爱啊。哭得更凶一点吧。”

“啊啊，啊啊。”肉棒在男人高速的操弄下，剧烈的颤抖起来，孝莫觉得自己腰部以下几乎完全失控，他拼命晃动着脑袋，发出短促的叫声，“啊啊，嗯阿。”

“叫我。”男人命令道，粗糙的大手加速抽动。

“嗯，未，未征。”强烈的尿意让孝莫几乎两眼泛白，他高高挺起腰肢，私图摆脱这种恼人的控制。

可是，男人瞬间将他前面的小孔堵了个严严实实。

“啊。”孝莫的腰弹跳着，表情痛苦。

男人的指腹仍然在小孔上来回磨蹭，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刺激。

“要，去……”尿意越来越强，可却无法疏解。恶魔微笑地看着猎物濒死般的挣扎，优雅的带来更强大的淫意。“叫我父亲。”

“啊嗯。”孝莫的哭泣并没有博得恶魔的同情。他固执的抖动着手中的小东西，粗声命令道：“叫我爸爸。”

“啊，哼。啊，……爸爸。”孝莫大哭了起来。

于是，男人露出了那传说中颠倒众生的狂魅的笑容。

“是的，我的宝贝。爸爸在这儿。”

孝莫十二岁之前的日子，过的跟其他兄弟姐妹不无不同。

族长的儿子，在梵卧，被叫做备宫。女儿叫做常宫。孝莫和其他的六位备宫一起，师从梵卧最富盛名的四位夫子。

未征的血是惊人的。

六位备宫不同程度上的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文韬武略各不相同，然而有一点确是相通的，他们都是未征的儿子，他们的眼光一向都放的很远。

唯一不同的，恐怕就是孝莫了。

在七个备宫里，孝莫也十分努力，可他所钻研的，不文，不武，颇让夫子们头痛。

孝莫喜欢制作各式各样的手工。

从吃饭用的餐具，到取水用的水渠，从装饰用的屏风，到小巧玲珑的机关。孝莫恨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耗在上面。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活在一群身体里流淌着恶魔鲜血的兄弟周围的同是恶魔的孩子的孝莫，实在是另类的很。另类，却十分不起眼。

摸透了孝莫的性子，备宫们渐渐摒弃了这位兄弟。或许是不屑与之为伍，或许是不忍玷污。总之，孝莫的日子越过越平静，越过越清闲。

只有大他一岁的二备宫不时来他工地一般的寝宫走动走动。

而一切的转折，就发生在他应二备宫之邀赴约的那个下午。

那样一个下午，似乎并没有风。

然而记忆当中，那男人的长发，却是那么肆意的在空中飘舞，张狂却不失优雅。高大魁梧的身体是自己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程度，而那双深邃的眼睛传递来的阴冷和压迫感，更是让自己寸步不能移动。那是孝莫第一次跟自己的父亲如此接近。在惊惧之下，孝莫甚至无法出声。

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啊。我是这样的人的孩子么？

温婉的母亲不在了，孝莫有时会想起那双柔软温暖的手。想起睡前的那些歌谣，和胸口淡淡的奶香。母亲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她和这个男人是如此的不般配。

孝莫的心里涌上一些悲哀，为了娘，为了自己，又多多少少，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身为他的儿子，却和他没有半丝亲近之情，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强势的男人，在某些方面也是可悲的吧。

孝莫的心思，天马行空般的游走于身体之外，那样一个下午，他在男人的身边入座，看着身边无论多么出色，却依旧还是孩子的兄弟姐妹们面对父亲显露出来的殷切而激动的脸，以及二备宫一贯的，却又有所不同的微笑，心里有些落寞。

这样的家庭呵。

让自己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夜里，自己便又被唤出了寝宫。

而这次的目的地，却是那个男人的宫殿。

被压在身下的那个瞬间，他清楚地听到恶魔咬牙切齿的笑声，诡异的让人胆寒，却意外的荒凉的让他心酸：“手无寸铁的羔羊呵，你有什么资格，怜悯我？！”

“又出神了。”依旧在律动的男人似乎非常不满，架高了他的双腿横冲直撞起来：“这种时候，想着我就够了。”

是啊。可不是在想着你么。

孝莫没有出声，嘴角却稍稍勾了起来。在男人看来，这个梨花带雨的微笑，似乎是一个蔑视自己技术的挑衅味十足的表情。他翻转过身下的躯体，从背后狠狠地伏压上去。微有胡茬的下巴恶意的把少年的后背蹭得绯红一片，满意地听到少年的闷呼，又伸出舌头一寸寸地舔弄。

“舒服么？”

“唔……”

少年的身体已经完全为他打开了。背离伦常的举动是孝莫不齿的，然而食髓知味的性却让少年在理智和淫乱之间徘徊不定，每到这个时候，自己总是要费一番周折方能得手。好比现在。

他伸手揪住孝莫饱胀的红樱，细细搓揉，另一只手放弃了对前端的钳制，从上而下缓缓的抚摸着孝莫的脊柱，少年的脸上还依稀有泪，这时却像猫一样的拱起背来，随着大掌的抚摸开始慢慢不自觉地扭动。

可爱的孩子。每一寸肌肤，都在恶魔的掌控之下，颤抖着，盛开起来。

那一夜，孝莫无法忘怀。

父亲强势的拥抱和激烈的性爱，都不是他小小年纪可以承受的。哭喊过，挣扎过，威胁过，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当他真正被男人打开身体的时候，当他终于意识到任何手段都无法阻止那个男人强有力的侵犯的时候，当他的思想又一次无奈地游离于身体之外的时候，他却突然忘了挣扎。看着在自己身上拼命抽插的那个狂放的男人紧锁的眉头，低沉的犹如野兽般的呻吟，和那紧紧抓住自己的一双颤抖的大手，年幼的孝莫似乎隐约听到了谁在哭泣。

所以忍着疼，所以忍着泪，所以他艰难的伸出双臂环抱住了那个男人：“我在这里，爸爸。我一直在这里。”

恶魔震怒了，孝莫的蠢笨让他几乎发狂。他使尽了一切手段折磨怀里的这个幼小却狂妄到可笑的人。当孝莫再也忍不住疼的时候，他看着男人修罗般的狰狞面容，叹了口气，昏了过去。

孝莫还记得男人当时狂暴的表现。十二岁，并不是享受性爱的年龄。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夜晚，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痛至入骨，却也痛至入心。那样没顶的羞辱与折磨铺天盖地的将他淹没之时，他似乎离死神的手那么近，他甚至还看见那个温柔可人的娘双眼含泪地站在门口焦急的向他张望，呼唤着他去她的身边。他却只是对娘摇了摇头，看着娘无奈的飘然离去，流下几滴泪水。而后，他晕在了男人的怀里。

诚然，他们甚至没有在一起用过膳，但他是这个男人的儿子，在那一夜，他突然对他们流着相同的血这个事实有了强烈的认识。

于是，他毫无顾忌地晕在了他的怀里，并坚信这一切荒唐的泄愤都会过去。

唉，那时天真的自己呵。

再醒来的时候，已是四天以后的傍晚。晚霞如血，遮天蔽月。

明天是个好天气呢。他如是想着。

守在床前的婢女尖叫着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二备宫跌跌撞撞地又冲了进来。

“四弟。四弟。”那个仅仅大他一岁的男孩头一次失了早熟的城府，失魂落魄地跪在他的榻前。

他直直地看入二哥的眼里，撤动嘴角：“没事了。笑一笑。”

孝莫继续做着他的手工，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在众备宫的世界里渐渐隐形，却似乎无法回到当初那个置身事外的孩子。

他有时候会想起那个残忍的男人，他狠毒而张狂的眼神，他强壮得有如兽爪的禁锢，以及他紧皱着的眉头。

那个男人直到他可以下床走动也没有来。

时不时的，二备宫还会来他这里坐上一坐，谈天说地一番。

“他拨了治理涝灾的花销，以充军资。”

“他把服役的年龄降到了十四岁。”

“他准了十三处铁矿的开采。”

“他……”

于是，他知道了那个男人在修身养息了半年多后，终于坐不住了。这次会是那个族群呢？军刀会吞噬的是谁的鲜血？又将是谁的母亲蜷缩在四面透风的营帐里瑟瑟发抖呢？孝莫想苦笑，却笑不出来。

甚至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过了么？孝莫的心里没来由地涌出源源不断地悲伤和酸楚。

那个男人啊。

他的刀，拔得太早，磨得太利，已收不回去了。

然而出征的计划，却并没有成功的实行。

大备宫和三备宫分别作为使臣，带着若干精兵，到了北方大陆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族群里游说了一番，便带回了数张求和示好的交邦信，以及些许和亲的美丽女子。

男人嗜血的性格，被亲生的儿子们小小压制了一次。

男人没有任何妻子，和亲的女子也无法在梵卧取得任何名分，可是男人还是准备了淫糜却盛大的仪式，将女子们挑拣着享用了。这无疑是对小族最后的尊严的践踏。何况异族中一和亲女子，有着南方四国之一的二分之一血统。

仪式上，异族的使臣涨红了脸，而梵卧的老臣们只有唉声叹气。

男人已经连续换了两个姿势继续蹂躏他。

现在孝莫被迫坐在男人的身上，撑着男人结实的腿部上下动作，体液挥洒，淫荡异常。

男人喜欢这么欣赏孝莫，纤细却不瘦弱的少年，眉宇间有些像他，只是要淡薄柔和得多，发色也浅，眼睛总是流露出包容一切的光华，那刺眼的光华，曾那么深刻的激怒过自己，恨不能将他亲手扼碎，却最终找到了这样美妙的方法。看着男孩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浓重的情欲，男人的呼吸也愈发厚重起来，将下身猛的向上快速顶动。

“啊！”男孩惊叫一声，前端一波波喷发了出来。

见男孩已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未征翻身将男孩放倒榻上，举起孝莫的双腿大力冲刺。

“唔，嗯，停……啊，不，快。”孝莫语无伦次的呻吟着，却在男人正得意的时候猛然夹紧双股，腰肢一扭，双手轻拂过男人律动中肌肉纠结的大腿，柔声道：“爸爸好棒。”

男人大吼一声，下体紧紧贴住孝莫，再也控制不住的爆发了进去。

“你故意的。”他伏下腰狠狠地说。

孝莫笑着贴了上去：“对。”

那场难堪的仪式的当晚，父亲终于再度出现在孝莫的面前。浑身酒气，双目通红。一时间，孝莫觉得他犹如一个正在哭闹的孩童，只是些许倔强。

于是孝莫的表情再度惹恼了嗜血的梵卧族长，只是这次的进入要正常的多，然而族长却发现了那个让自己惊惧不已的不正常：他在孝莫的怀里哭了。

虽然在孝莫看来，这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于是乎，日子似乎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一年半载。男人好战的性子总是隔三岔五的跳出来试图给这太平盛世添乱，却每每有惊无险地被备宫们和老臣们化解了去。于是，族群里的派系越来越明显。一个月里，男人钻进孝莫被榻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多。

似乎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孝莫便是他最佳的泄欲工具，满族上下对孝莫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却只有孝莫知道男人每每的凶恶嘴脸下究竟藏着一颗怎样的心，也只有孝莫才能见到每每反抗无效，被男人最终得手之后的狡猾笑意。

他是不是故意的呢？孝莫被男人紧紧勒在怀中，时而会这么想。

激化的矛盾最终爆发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

南方四国之一送来了一封通商请愿。名义上是互惠互利，实则占尽便宜。而根据这份情愿，原本送入南方的大批皮毛，削价几近七成。

主战和主和派爆发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冲突。

冲突的高潮便发生在孝莫的眼皮底下。

二备宫已经十五了，正是未征当年率兵杀回梵卧的年纪，英姿飒飒意气风发。他嘴角含笑，提着光华四溢的宝剑，只身踏进了那个嗜血恶魔未征的寝宫，犹如天神再世。

而后又一身浴血的傲然踱出，微笑着站在权力的最高峰，俯瞰众生。

一如他父亲当年。

梵卧为前族长未征举办了盛大的族葬，四备宫孝莫陪葬前族长于族陵正殿，追封孝宫王。

大备宫，三备宫封贤宫王，礼宫王，出使南方议和。

五备宫，六备宫封战宫王，勇宫王，与新族长分掌兵权。

大常宫，二常宫封惠宫卿，孺宫卿。

三常宫封淑宫卿，随贤宫王，礼宫王，出使南方议和。

男人气愤不过，搂过孝莫便是一通深吻，直啃得少年双唇生疼：“你好得很啊。”一双大手将那两瓣臀肉揉来搓去，恨不能生吞了下去。

被他磨蹭的浑身发热，孝莫却知道真的不能再来了，硬翻身，却发现男人刚刚留在自己体内的东西正缓缓淌了出来，不由得恼怒起来：“去给我打盆水来。”

“指示你爹爹我么？”男人一只手支起头来，挑高眉毛邪邪道：“胆子不小。”

“明明是你弄得我哭，若是不洗了，下午见了买家，不把人家吓跑么？”孝莫瞪起已然肿起不少的眼睛，愤愤道。

“那个破屏风，不卖也罢。”男子不以为意，抬起孝莫的脸轻轻啄道：“我就是喜欢看你失控的样子。我的宝贝。”见孝莫眼以近发红，男子抬手道：“好好，打水打水。”

孝莫的身体经过十二岁的那场事之后便大不如前，未征越是后悔，越是心疼，便越是对儿子言听计从起来。

看着男人胡乱套了衣服推门出去，孝莫复躺下，轻轻笑了。

对男人来说，任何关系都有弱点，无论是盟友，伙伴，夫妻，甚至血缘。从少年时起，他便是战斗中的兽，无往不胜，却害怕孤独。

所以一遍又一遍的要自己，强势地要求自己叫他做父亲，固执却不知所措。绑不住，绑不住该如何？男人凶悍的像恶魔，却也困惑的像孩童。

知道男人是把收不回的刀，兴许二哥比自己还要早知道。

男人是时代的王者，可惜他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留他还行尸走肉的活着。

于是二哥选中了自己做为男人的鞘，将自己引给了那个生吞血肉的恶魔，却又不忍自己受苦，悄悄喂了假死的药。一来试试男人，二来试试自己。效果，却出奇的好。送出去的，不是一个鞘，而是一颗心。刀若长了心，便再也无刃。用心来绑你的刃，可好？

于是，便真的送出去了。这一送，便是一辈子。

换来稳坐天下江山，百姓永享太平。

尤记得二哥当初的话：“可别躲到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你那鬼斧神工，梵卧将来总是要用到。”

其实他，才是看得最透的人吧。

于是南方四国之一的润齐有了一个专营各色手工的莫府。莫府里住着一个手艺高超的莫孝师傅，和一个手腕惊人的莫征老板。

看着男人依旧不甚利索的给自己擦洗，孝莫终于大笑着夺过了他手中的布巾。

男人一时有些茫然，复又窘了起来，恼怒地瞪着。

轻轻拉过他的手，孝莫一字一句地说道：“不离不弃，此生终老。我的父亲。”

背着门外射来的太阳，孝莫知道男人一定展开了比阳光还耀眼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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